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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锅是平日里煮猪食的那口，深得像

口小潭。如今里面没有泔水，倒是结结实
实填满了劈好的木柴。松木居多，也杂着
些说不上名目的枝干，横七竖八，搭成一个
松松的、孕育着温度的巢。从灶膛里引来
火种，用火钳夹着，小心翼翼塞进那“巢”的
底部。起初只是一缕羞怯的青烟，袅袅地，
试探着盘旋上来。过了一会儿，便听见细
微的“哔剥”声，像有什么东西在睡梦中轻
轻咬牙。终于，一星橘红的火苗，如初生婴
儿般睁开眼，颤巍巍地，从木炭与松枝的亲
吻处诞生了。

火，就这样醒了。
先是三五点，接着便成片地、活泼泼地

蔓延开。火焰起初是贴着木柴舔舐的，温
顺而专注；不一会儿，得了势，便蹿腾起来，
有了形貌。那形貌是活的，一刻不停地摇
曳、变幻，时而像朵怒放的金色菊花，时而
又收束成一条幽蓝的、微微抖动的舌头。
光，也随之溢出来，却不霸道，只是柔柔地
晕开一圈，将围坐的人影，长长地、颤颤地
投在身后的土墙和石板地上。黑是沉实的
黑，亮是跳跃的亮，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幅
年代久远、正在呼吸的木刻画。

寒意是从四面八方袭过来的，无声无
息，像冷却的夜色本身。然而，人总是贪恋
眼前那一团具象的暖。于是便不由自主
地，将身子迎向那光与热的源头。火焰的
热力，是看得见的馈赠，它扑在脸上，是一
种毛茸茸的触感，皮肤微微发紧，却又说不
出的受用。衣襟敞着，让那热气直钻进怀
里，仿佛喝下了一口滚烫的、无形的酒。胸
前很快便暖烘烘、懒洋洋的了，甚至能感觉
到一丝薄汗，正悄悄地沁出来。

这便是“火烤胸前暖”了。人沉浸在这
份慷慨的抚慰里，几乎要忘却一切。

然而，总有一阵风，不知从哪个墙角或
门缝钻进来，“嗖”地一下，穿透并不厚实的
棉袄，直钻进骨缝里。方才那份熨帖的暖
意，顿时被衬得像个虚幻的梦。身前是盛
夏，背后已是严冬。人不由得打个激灵，缩

起脖子，将背脊更紧地弓起来，像一片被寒
风卷起的枯叶。可那风是狡猾的，你躲不
开它。它让你清醒地记着，暖，是局部的、
暂时的恩赐；而冷，才是这旷野冬夜里，广
漠无边的底色。

乡人们似乎早已深谙此道。他们并不
一味地贪恋胸前的暖。烤一阵，便自然地
转过身，将后背、后腰，那被北风刺得生疼
的地方，也献给那口铁锅。火焰对于新的
面向，同样慷慨。只是，当后背刚被烘出一
丝惬意的酥麻时，胸前方才积聚的热气，却
已悄然散去，凉意再度侵袭。于是，人们便
在这铁锅周围，缓缓地、不约而同地转着
圈，如同进行一种古老而庄严的仪式。

望着那口锅中的火，忽然对它生出一
种全新的理解。我们总以为火焰是全然奉
献的，它燃烧，便是为了驱逐寒冷，赐予温
暖。可此刻，在这具体的、人与火的交锋
里，我发觉火焰也是辩证的，它给予，同时
也昭示着缺席。它用胸前的一片热，让你
加倍地感知背后的寒；它慷慨地拥抱你的
正面，却让你的背面沉入更深的冷寂。

这“越烤越冷”，哪里仅仅是肌肤的
知觉呢？它分明是生活的隐
喻。我们趋光，趋暖，趋
向我们认知里一切美
好而热烈的事物
——功名、情爱、繁
华、认同。然而，
常常是在我们感到

“胸前”最暖的时刻，
一种更空旷、更透骨的

“寒风”，却从我们不曾顾念
的“背后”悄然袭来。那或许
是精神的荒芜，是情感的失衡，
是得此失彼的怅惘。

火焰兀自燃烧着，时而高涨，时而低
伏。终于，里屋传来嘹亮的一声：“刨猪汤
好喽——！”

人群一阵小小的骚动，说笑着，开始向
那更坚实、更丰腴的温暖源泉——餐桌移
动。铁锅里的火焰，似乎也知晓这场仪式
的尾声，它不再需要那样卖力地表演，渐渐
地，收敛了形骸，化为一锅安稳的、持续散
发热量的红炭。光晕柔和下来，不再跳跃，
只是静静地、忠诚地守护着那一小圈光明。

我最后一个离开，又回头望了一眼。
那口铁锅，那团余烬，在空下来的堂屋里，
显得格外静穆，又格外有力量。

我忽然觉得，人生的寒意，或许终究是
无法根除的。就像这冬夜，炉火再旺，也暖
不透整片荒野。重要的，不是幻想拥有一
团只暖不寒的“神话之火”，而是懂得像这
些乡人一样，在“胸前暖”与“背后寒”之间，
找一种流转的、不固执的智慧，获取一种平
衡的、可持续的暖意。

那口铁锅里的余烬，一闪一闪，仿佛一只
温和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它看惯了年年岁
岁的寒冬，也看惯了世世代代，围着它取暖又
散去的、这些短暂而坚韧的“向火之心”。

（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

无意中发现微信好友竟多达千人，委
实有些吃惊，细想又觉得正常，毕竟这年头
吃顿饭就可以加一桌微友。

我将微友大致归类为：旅友、学友、亲
友、文友、赞友、陌生人。

微友中最多的是旅友，占总微友的百
分之五十以上。我从事旅游工作近20年，
旅友自然指同行。他们大多是各条旅游线
路的供应商，分布在全国各地。客人来我
公司报名，我就和他们对接。早年用QQ联
系，后来全部转移阵地，交流方式是微信语
音或文字。我们从没见面，却并不影响每
次的愉快合作。旅友们的朋友圈有一个共
性，每天至少发布五条旅游线路推广。为
避免满屏广告，我将旅友大多设为“不看”，
有业务需求直接点微信联系。我们仅仅是
业务往来，生活中从无交集，故他们在我的
朋友圈从不冒泡。

学友，不光指和我同班或同级的同学，
也指曾在同一所学校度过青春年华的校
友。我们见证过彼此的青春岁月，这种感
觉想想都很温暖。和学友之间也不常联
系，他们却能给我一种莫名的踏实感。我
需要拉票、积赞、转发宣传广告，学友们会
第一时间为我助力。

微信好友中亲友占比很少，或许是年
龄悬殊，也或许是圈子不同。有两位亲友
比较给力，一位是我那在高校当教授的二
哥，他不光随时在我朋友圈点评，还经常主
动转发我发表在媒体上的文章，恨不得向
全世界宣布他的妹妹是“作家”。另一个是
我堂姐，她比我年长10余岁，对我很关心，
随时通过朋友圈了解我的喜怒哀乐。这样
的亲友可以多来几个。

文友特指有共同文学爱好的写作者，
这些年陆续加了二三十个。他们主要分布
在市内各区县。有的仅一面之交，大多从
没谋面。文友朋友圈的内容以晒文为主，
今天在哪家媒体发表了作品，明天晒收到
的稿费。文友间互动方式以点赞为主，偶
尔点评几句佩服、厉害等。有几个和我互
动稍频繁的文友，我们最爱在共同好友的
朋友圈逗乐打趣，为平淡的生活加点调料。

赞友，顾名思义指常在我朋友圈点赞的
人。有些是生活中的好友，有些仅仅认识，
平时交往甚少，还有相当一部分赞友从没谋

面。他们常在我的朋友圈点赞、评论。当然
我也会礼尚往来，回关他们的动态。有两位
大哥多年来一直在关注我，我的每一条朋友
圈都留有他俩的脚印。遗憾的是，我至今都
不知道这两位中国好赞友的模样。

微友中还有很多陌生人。他们添加我
的方式很多：微信群、手机号、餐桌上或其
他公共场合。添加后一言不发，朋友圈从
无互动。因为都是网名，且经常变来变去，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系何方高人，是男是
女。但我也从不主动删除，就像面对大街
上擦肩而过的路人。

还有一些微友，我不知该如何归类。
他们从不在朋友圈冒泡，我只是偶尔翻阅
通讯录，才发现彼此是微信好友。还有几
个微友也不知如何归类，我们曾一度走得
很近，可走着走着就莫名其妙远了。他们
不再关注我的动态，却长年活跃在共同好
友的朋友圈里。

通讯录里的上千个微友，无论你被我
归为哪类，我的微信里能有你的一席之地，
都是因缘而起。佛说前世五百次回眸，才
换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既然如此有缘，那就
相互祝福吧！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作协副主席）

春光旖旎时，总念着那片鎏金的海。
岁岁如期绽放的江津黄庄油菜花，早已成
为我心尖上挥之不去的金色向往。

三月的黄庄游人如织。推开车门，一
片浩瀚金浪便撞进眼帘：万亩油菜花与青
翠高粱地交错铺展，像大自然打翻了调色
盘，风过时涌起的波浪里，还浮着几缕粉白
的桃李香。

徜徉其中，才懂何为一步一景为一步一景。。风车风车
花田里花田里，，七彩风叶转着圈筛下光斑七彩风叶转着圈筛下光斑，，孩子们孩子们
追着跑追着跑，，笑声惊起蝴蝶飞笑声惊起蝴蝶飞；；艺术花廊用秸秆艺术花廊用秸秆
编成巨幅马年图编成巨幅马年图，，老农蹲在廊下修整农具老农蹲在廊下修整农具，，
身影与花影叠成画身影与花影叠成画；；秘境花海深处藏着竹秘境花海深处藏着竹
编观景台编观景台，，登上去能望见花田如毯铺到天登上去能望见花田如毯铺到天
际际，，连远山的轮廓都被染成了暖金色连远山的轮廓都被染成了暖金色。。每每
一步都踩在美上一步都踩在美上，，连呼吸都染了甜连呼吸都染了甜。。

更妙的是这花海里的人间烟火更妙的是这花海里的人间烟火。。花田花田
大道旁设了品鉴区大道旁设了品鉴区，，农户摆出小吃自家种农户摆出小吃自家种

的番茄的番茄、、土鸡蛋土鸡蛋，，红艳艳的果子沾着露红艳艳的果子沾着露，，鸡鸡
蛋壳上还留着草屑的痕迹蛋壳上还留着草屑的痕迹，，游客们挑拣着游客们挑拣着，，
讨价还价的声音比鸟叫还清亮讨价还价的声音比鸟叫还清亮。。农家乐的农家乐的
灶房飘着香灶房飘着香，，我们跟着摘了把嫩油菜薹我们跟着摘了把嫩油菜薹，，看看
老板用腊猪油炝锅老板用腊猪油炝锅，，噼啪声中香气漫开噼啪声中香气漫开，，那那
口脆嫩里裹着阳光和泥土的甜口脆嫩里裹着阳光和泥土的甜，，比城里馆比城里馆
子的菜多了几分活气子的菜多了几分活气。。

镇里的宣传委员唐平站在田埂上镇里的宣传委员唐平站在田埂上，，指指
着花海说着花海说：：““黄庄人种油菜古来有之黄庄人种油菜古来有之，，过去过去
只为榨油填肚子只为榨油填肚子。。如今村企联动搞农文如今村企联动搞农文
旅旅，，花田成了聚宝盆花田成了聚宝盆，，产量翻了番产量翻了番，，日子也日子也
跟着亮堂跟着亮堂。。””他身后的粉墙黛瓦间他身后的粉墙黛瓦间，，农家乐农家乐
的灯笼挂起来了的灯笼挂起来了，，直播的村民举着手机直播的村民举着手机，，镜镜
头对准刚摘的草莓头对准刚摘的草莓，，话术里满是热乎气话术里满是热乎气

———这哪是看花—这哪是看花，，分明是看一个村庄怎样分明是看一个村庄怎样
把老本行过成新时尚把老本行过成新时尚。。

午时的农家宴就摆在花田边午时的农家宴就摆在花田边。。老腊肉老腊肉
炖笋的醇厚炖笋的醇厚、、河水豆花的滑嫩河水豆花的滑嫩、、土鸡汤的鲜土鸡汤的鲜
香香，，时令的嫩胡豆时令的嫩胡豆、、油菜尖油菜尖、、香椿芽在碗里香椿芽在碗里
堆成小山堆成小山，，菜香混着花香往鼻子里钻菜香混着花香往鼻子里钻。。酒酒
至微醺抬眼望至微醺抬眼望，，蓝天白云下蓝天白云下，，金黄碧绿间农金黄碧绿间农
舍俨然舍俨然，，游人的笑脸比花还亮游人的笑脸比花还亮。。

日头偏西时日头偏西时，，非遗也来添彩非遗也来添彩。。永兴吆永兴吆
喝带着川东腔的敞亮喝带着川东腔的敞亮，，一声一声““卖豆花嘞卖豆花嘞””穿穿
透花海透花海；；““永兴连枪永兴连枪””的鼓点脆生生敲在春的鼓点脆生生敲在春
阳里阳里，，舞者红绸翻飞舞者红绸翻飞，，像把晚霞都舞动了像把晚霞都舞动了。。

夕阳熔金时夕阳熔金时，，我们抱着新摘的菜我们抱着新摘的菜、、现做现做
的酱踏上归途的酱踏上归途。。竹篮沉甸甸的竹篮沉甸甸的，，相机里存相机里存
满了花海与笑脸满了花海与笑脸。。黄庄的春天黄庄的春天，，就这样带就这样带
着花香着花香、、菜香和人情味菜香和人情味，，住进了每个人的行住进了每个人的行
囊与心底囊与心底。。

（（作者单位作者单位：：全球通江津旅行社全球通江津旅行社））

春天辞（组诗）
□锋剑

油菜花

油菜花大胆
在很早的春天
打开动人的器官
太平桥村的油菜花
铺开微风中的甜
一群蜜蜂匆匆扫过
小孩发现并舔食油菜花
绿茎上遗留的白蜜珠
我喜欢春天，植物里的糖
温养和熨帖内心
隐约的起伏不定的忧伤
池塘边的水
倒映着另一世界
水中的女人嘻哈打闹
她们各自推开油菜花的门
带走春天的惆怅和思念

桃夭

红丝巾钻进油菜花的黄
蜜蜂之金，拨弄和点染春天
李白，草色还是有点淡
去年今日此门，丝滑而神秘

虫儿飞，你在思念谁
惊蛰以后是春分
花开之后是花落
入水的是忧伤，入土的是营养
千年以后我一定会想你

这也许可以解释
春天里，淡黄的蝴蝶
为何一直停留
在你手上

梨素贞

梨树举起星星点点白色
自然的野性无需修剪
她们名叫梨素贞，仙气飘飘
像池塘里有个姑娘
迎风，不招摇，迟迟绽放
一株，几株，或者株株
修炼的，老梨树，淡梨花
在梨花村，丹林镇
红色的火在地底
堆积成林，积累成梨
春天的白，比桃花更诱人
清泠泠的白，像纯净的小刀子
剃除内心，若有若无的思念

周公沱

在江边，江水回溯上流
在田间，鸟儿扑到你的胸前
花丛中，蝴蝶停在你的手里
前世写下的约定，今生定会相遇
松溉过去是朱沱，朱沱有个周公沱
你青春的烦忧像这躁动的春天
在周公沱，江水回流，菜花飘香时
你如果赶去，一定能与她相遇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一生心所愿（歌词）
□陈刚

北风叩门闩，日子撕到腊月间，
爹娘步蹒跚，忙里忙外备丰年。
碗中汤圆圆，桌上饭香飘满院，
一屋烟火暖，只等儿孙聚堂前。
乡愁压双肩，千里风尘向家赶。
票根掌心攥，一路兼程梦也甜。
乡关云外远，月儿轻唤照我还，
归心催步履，乡音落满小庭院。
山再高，高不过爹娘望眼欲穿，
路再远，远不过心头万缕挂牵。
炊烟喊我还，拴住老时间，
一生心所愿，，平安中相见平安中相见。。
风再寒风再寒，，寒不了窗前灯火一盏寒不了窗前灯火一盏，，
梦再长梦再长，，长不过此生相守之缘长不过此生相守之缘。。
炊烟喊我还炊烟喊我还，，岁岁常相伴岁岁常相伴，，
人间万般暖人间万般暖，，最暖是团圆最暖是团圆。。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烤火 □高峰鹏

微友 □周成芳

那片花海 □钟小飞

能懂的诗


